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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爱 摄影 吴占凯

行走在浏阳河，于葳蕤的丛莽、汩
汩的流水与纵横的阡陌间，窈窕的翠
竹，绰约的杜鹃，随处可见，而遥远的
韶乐也在天地间袅袅拂动，不由内心
怦然，肃然而生敬意。

浏阳河沉静、悠远，没有了往昔浏
亮清冽的色调，也没有了往昔疾风般
急迫而匆忙的澌澌湍流。那汩汩流淌
的河面，宛如一位哲人饱满的额头，闪
烁着从容不迫而思想睿智的光辉。

浏阳河发源于罗霄山脉大围山北
麓，有大溪河和小溪河两个源流。在
岁月的磨砺中，它初心不改，奋勇向
前，径直汇入下游澎湃的湘江。

浏阳县因为浏阳河而得名，浏阳
河则因为一位伟人而奔腾不息、声誉
鹊起。史载，浏阳县因县邑位于浏阳
河之北，“山之南，水之北，渭之阳”，故
称浏阳。毛泽东主席就是浏阳河畔走
出来的伟人，他带领穷苦人翻身求解
放，把广大人民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
拯救出来，是中华民族不容置疑的大
救星。

《浏阳河》的民歌唱得好：
浏阳河 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

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什么县哪 出了个什么

人
领导人民得解放 呀咿呀咿子哟
浏阳河 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

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哪 出了个毛主

席
领导人民得解放 呀咿呀咿子哟
……
毛泽东出生在湘潭县韶山冲。相

传，在唐虞时期，舜帝南巡至此，见绿
树依依，红花灼灼，韶峰耸峙，风光旖
旎，大悦，遂命随从高奏韶乐《九成》，

引得凤凰来仪，百鸟齐鸣，故名韶山。
应了地灵人杰的古话，毛泽东是

来自浏阳河畔韶山冲的“风流人物”，
是风雨如磐的旧中国的掘墓人。为了
探求真理，追求光明，推倒“三座大
山”，给劳苦大众找到一条翻身得解放
的幸福之路，他如同夸父逐日，毅然走
出山村，走向长沙、北京、上海和广州，
投身风云激荡的社会实践，用“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和“虽九
死而犹未悔”的执着与大无畏精神，出
席党的“一大”；组织安源罢工，创办

《湘江评论》，发动秋收起义；坚持井冈
山斗争；遵义会议上，重新回到核心领
导地位，主宰革命航程，指挥红军战士
攻打娄山关、腊子口，四渡赤水，成功
翻越雪山、草地，到达陕北，挽救了中
国共产党；促成国共合作、全面抗战；
最终，通过三大战役，解放了全中国！

有人因为相信而看见，有人因为
看见而相信。伟人异于常人的地方就
在于，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心有光芒，
必有远方。所以，他们坚忍不拔，坚定
不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韶山冲是革命圣地。在此漫步，
参观毛泽东故居，流连毛主席纪念广
场，徜徉村边池塘，领略紫燕翩翩，小
溪淙淙，稻花郁郁，荷叶田田，微风习
习，顿觉激情荡漾，满目生机。

这里有伟人的梦想，伟人的身影，
伟人的足迹。抚今追昔，能给人以无
穷无尽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1959年，在建国十周年前夕，在阔
别故园三十二年之后，毛主席回到韶
山冲。做为共和国的缔造者，行进在
阡陌上，池塘边，村邻间，毛主席激动
万分，写下了《七律·回韶山》的不朽诗
篇，抒发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与唏嘘慨叹。

三十二年前，为了实现自己矢志
不渝的理想，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投
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毛泽东回到乡
梓，说服弟弟妹妹把自家的二十二亩
稻田分给村邻，蠲免他人所欠的债务，
偿还自家欠下的外债，义无反顾，背井
离乡，参加革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多年来，毛泽东主席的六位亲人相继
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杨开慧，毛泽
民，毛泽覃，毛泽建，毛岸英，毛楚雄，
这些先烈，是一个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他们抛头
颅，洒热血，惊天地，泣鬼神，为缔造崭
新的共和国大厦，为开创劳苦大众的
幸福生活，洒尽了最后一滴血，把自己
光辉灿烂的名字书写在了历史的丰碑
上。

崇尚家国情怀的毛泽东，具有广
阔的胸襟，舍小家，顾大家，是中国的

“普罗米修斯”；他毕生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倡导为人民服务，俯首
甘为孺子牛，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
……

伫立浏阳河畔，蓦地，一位烈士清
俊的面容浮现脑际。他叫胡里光，在
解放前夕，牺牲在我们塞外的赤峰大
地。

1917 年 4 月 25 日，胡里光出生在
浏阳县高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30年，为配合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

“围剿”斗争，胡里光在编入湘东独立
师的翌日，就参加了萍乡县新店战
斗。他作战勇敢，曾潜入敌人哨卡为
连队偷回四支步枪。这年，他十三岁，
被调任湘东南少年先锋队副总队长，
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被破例批准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胡里光
调任冀东十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冀

东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战略
地位十分重要。为了保卫解放区，打
退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他不仅率宣
传队深入农村，动员青年参军支前，为
保障前方物资供应和兵员补充做出大
量工作，还积极发动贫苦农民，掌握好
党的方针、政策，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
改革运动。

1947 年 5 月，胡里光当选为中共
冀东地区党代表，出席了中共冀察热
辽第一次党代表大会。5月20日大会
结束，冀东代表团在返回途中，住宿在
赤峰市以西四十五公里的柴胡栏子
村。21日拂晓，冀东代表团及随行人
员七十二人准备动身之际，遭遇千余
人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土匪武装的围
攻。代表团仅有三支步枪、七颗手榴
弹和十多支短枪，战斗十分惨烈。突
围中，胡里光一马当先，不幸中弹，壮
烈牺牲。

这就是震惊冀察热辽和党中央的
“柴胡栏子事件”。此战，共有二十二
名烈士牺牲。其中苏林燕、王平民、胡
里光、王克如、冀光等代表团成员，是
我党的高级干部。在解放战争中，一
次牺牲五名高级干部，这是仅有的一
次。

柴胡栏子村是偏僻山村，战后，十
里八村也没有为烈士凑够二十二口棺
材，是老乡献出三口木柜，刮去红漆，
才让烈士得以入土。

胡里光时年三十岁，在牺牲的五
名高级干部中年纪最小。之前，他的
哥哥、姐姐、姐夫都为革命而英勇捐
躯，可谓一门四忠烈。

尽管，生与死的距离不可逾越，但
精神的传承却可以跨越时空。胡里光
倒下了，他的精神和躯体却在滋养着
昭乌达大地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
百柳依依，松涛飒飒，浏阳河水随着烈
士的鲜血在塞外漫漶，仿佛浏阳河与
红山因遥望而拥抱、握手，从此馨香祷
祝，山高水长。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
席。是啊，毛泽东和无数革命先烈、志
士仁人的丰功伟绩，他们所开创的革
命事业，已经镌刻在浏阳河畔的红土
地上，在随着《浏阳河》炽热动人的旋
律，响彻在神州大地，经久不息。

散文

浏 阳 河

那年，我姨跟着我爸妈从赤峰来看
我。她打算把放在窗台上的一棵山芍
药花带给我。可临出门前发现，她家里
养的那只贪嘴又淘气的大公鸡，竟把花
盆弄到了地上，那棵芍药花的枝叶也被
叨的凌乱不堪，有几处还折断了。姨姨
忙把公鸡赶走，又心疼地小小翼翼把这
棵花捡起来，栽到新花盆里。

我双手接过姨姨千里迢迢送来的
家乡的花，心里充满感激。也从内心特
别喜欢这棵貌不惊人的花，我每天按时
浇水，对她百般呵护。担心调皮的猫和
狗把花弄坏，每天把花放在床头的柜子
上看护着。

姨姨走后，羸弱的花长得艰难又缓
慢。有一阵子，叶子发黄，蔫蔫地低垂
着头，好像随时就要枯萎了，我心里特
别不安，每天站在它身旁陪伴。我似乎
懂得了它的心思，身在异乡，想家了。

日子一天天过着，这棵花竟神奇地
缓过来了。叶子开始舒展、变绿，长得
越加茂盛起来。

有一天，我浇水的时候，发现她的
枝头上结了一个粉红的花骨朵，我心中
暗喜。第二天清早，我惊喜地看到，娇
艳的花朵已经绽放枝头了。我爱怜又
欣喜地看着她，虽这花还有些瘦弱孤
单，却又是那样的从容坚毅。有了这朵
魅力四射的小花儿，我的小屋溢满清
香，变得温馨淡雅。

姨姨曾告诉我，山芍药花是属于大
自然的，最好生长在外面的园子里，在
大自然的怀抱里，她才会自由自在的生
长。那天，我把这棵芍药花栽到了家里
小菜园里，还用砖头垒了一个小池子。
我每天都去探望她几次，浇水、施肥忙
得不亦乐乎。心里巴望着这棵花儿快
点茁壮的长大。

一天晚上，外面刮起了大风，还夹
杂着豆大的雨滴，吹打着窗户哗哗直
响。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急忙跑进小
菜园，一看，那棵芍药花几乎躺伏在地
上，枝叶上也沾满了泥浆。我轻轻扶起
这棵弱小的花儿又仔细查看着，好在根
部没受到太大损伤，培土加固后又用清
水给花儿洗了澡。

在阳光的抚慰和清风细雨的滋养
下，几经风雨磨砺，这棵芍药花越长越
高，枝头又开始打苞了。一场细雨过
后，芍药花的枝头开放出娇艳美丽的花
朵，招引着蜜蜂儿在花间飞舞。我越加
精心照料和呵护着这棵芍药花，跟这家
乡的花儿一起憧憬着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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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之旅的最后一天，怕水但是

依然热爱大海的我，竟是开始留恋于

海的声音，海的温暖了。

脚下，温暖的海水不知疲倦地拍

打着暖暖的、干净的、金黄均匀的细

沙，浪花儿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每拍

打一次沙滩，便发出欢快的笑声，刚

刚被我踩过的沙滩，那清浅的脚印，

只是一个回眸便随着浪花远去，好似

在告诉我，这里从未曾有人来过。

脚下传来的阵阵暖意，竟让我的

心也跟着暖了起来，这份暖意犹如在

酒店看到那两张手写的便签，看到便

签边摆放的水果刀、一次性马桶垫，

仔细品来，该是怎样的感觉呢？似感

动，似感激，更似有一股暖流从心底

流过。

也许是太暖心了吧，竟是令人无

法遗忘。记得便签上是这样写的：尊

敬的贵宾您好，我在给您清洁房间

时，注意到您的桌上有水果，我帮您

准备了一把水果刀，方便您切水果

用，真诚的祝您入住愉快，旅途开

心！于是，本是因为天气太热，心情

烦躁的我，因了这两张不起眼的便

签，我的海南之旅竟变的美好起来。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应该就是

这个感觉吧。尽管直到第二天退房

也没见到那个赠人玫瑰的服务员，但

是一个小小的细心的善举，却温暖了

我的旅途。

就这样伴着一路阳光，一份美好

的心情，来到了三亚。打出租车去往

酒店的路上，与出租车司机聊了起

来。司机小哥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

他自己介绍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南

人。当知道我是从遥远的内蒙古来

的时候，他非常地兴奋。一路上，同

我聊起了海南的发展巨变，聊起了我

的家乡内蒙古。记得当时说到我们

这一代人的时候，在他的认知里，我

们竟是喜欢唱红歌的一代，而且，他

的言语中竟透露出了敬佩的表情。

并直接唱起《咱们工人有力量》，他说

现在的歌曲给人的感觉总是软绵绵

的，没有生气，那些红歌唱起来才叫

一个飒，会叫人浑身充满干劲，激发

斗志。听着司机小哥哼着《祖国颂》

我的心竟也激动起来。心中是庆幸

的，还好，这一代年轻人还能记得国

之强大，离不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

顽强拼搏，努力奋斗，还好，在远离祖

国心脏的地方，还有年轻人把一代又

一代人的付出铭记于心。

接着便聊起了我的家乡内蒙古，

这对于我来说，好似他乡遇故知。于

是，无比兴奋地向他介绍起家乡来。

家乡春天的杜鹃啼血，夏天碧绿的草

原，蓝天白云下的肥壮牛羊，纵马草

原时的狂野奔放，秋天的似火红叶。

冬天的皑皑白雪，茫茫雪原，无不令

人神往。司机小哥边听着我的描绘，

边想象着我家乡的美好。突然，他看

了我一眼，笑着说，你现在是在为你

的家乡做代言吗？我楞正了，想想刚

刚自己说起家乡时那兴奋的样子，怎

不被人怀疑呢？呵呵，也算是吧，其

实我自己知道，我，想家了！

想，家里的杜鹃是否已红满山

了，想，华子鱼洄游是否已安全产卵

了，想，那些白天鹅是否已飞回达里

湖的怀抱了，想，辽阔的草原上是否

已是草长莺飞了……想起家乡的这

些美好，心底流过的便是无尽的暖

意，也许是被家乡的山水百般浸润

过，即使到了天涯，海角，竟也走不出

那份乡愁，乡愿，乡恋。

散文

心路向阳暖相随
■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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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位
吴局长退休五六年了，但大家见

到他时仍然叫他吴局长。
头两年大伙儿这么叫他还能接

受，但现在还这么称呼，他感到特别
别扭：“别叫局长，叫老吴就行。”

“这咋还谦虚上了？当年的傲劲
哪去了？”老伴儿时不时调侃他。

“老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呀！”他
笑着回答着老伴儿，心里却纠结到这
事上来：自已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
他想不明白自己软下来原因，就连跟
儿子说话好像都没了底气……

自从儿子有了儿子，儿子便把老
俩口接来哄孙子，从此，吴局长名誉
上荣升为爷爷，实际上是轮落为真孙

子。从孙子上幼儿园后，接送任务都
落到吴局长身上，春夏秋冬，风雨无
阻，虽然很累，却乐此不疲。

老两口非常疼爱孙子，退休工资
大部分都花在孙子身上，感情也投入
在孙子身上。长此以往，爷孙间就有
了深厚的感情，爹妈反而不重要了，
就是睡觉也睡在爷爷奶奶的床上。

一日，这玩皮的孙子从厨房里摸
出一桶食盐，倒进客厅的鱼缸里，把
里面的十几条金鱼全部毒死，爸爸气
的狠狠打了他几下，他挣脱后嚎叫着
扑到爷爷怀里：“爷爷，快救我，爸爸
快打死我了！”

吴局长赶紧把孙子抱在怀里，心
疼得险些流出眼泪来，好像是打在他
的身上：“你他妈咋这么狠，不就几条
破鱼吗？老子给你买！”吴局长凑到

儿子跟前，也狠狠的给了儿子两巴
掌。

老伴儿也在一旁助威：“该！再
让你打？”

孙子看爷爷给他出了气，便破涕
为笑。儿子也被爸爸莫名其妙的发
火逗乐了：“你就惯着吧，我也不管
了。”

吴局长突来的脾气激活了兴奋
点，好像又找回了当局长的感觉，他
抱着孙子踱着步，竟给老伴作起诗
来：

老夫偶发当年狂，
威风再现儿退让。
谁爷谁孙无所谓，
天伦之乐共分享。
……

换 位
那日，我打车去火车站，司机竟

是陆顺！
我和陆顺是同村的发小，早就知

道他来城里开出租了，但好多年没联
系了，没想到今天碰上了。老乡相见
分外热情，但我忙着赶火车，寒喧了
几句就上车了。

正赶上下班高峰，路很堵，车走
走停停，我便问起了他的境况。

“……头几年还行，出租车少，路
也不堵，但这两年不行了，一天出车
十四五个小时，收入还不到那时的一
半，难干呀！”

听他的话音，我明白了他的意
思，心想，我不会白坐你车的。

车到一个十字路口，绿灯还亮
着，本来是能过去的，不成想跑出来
两个中年妇女，到了车前面反而慢了
下来，他使劲地按着喇叭，但那二人
根本不理他，这时红灯亮了，他气得
脸都红了，探出头去喊二人：“怎么走
路呢？逛公园呢？你们家的大道
呀？”

“ 你 怎 么 说 话 呢 ？ 这 叫 人 话

吗？……”
那两个妇女停下来，要同他打架

的样子。我赶紧劝他：“散了，散了，
别耽误了火车。”

他没在纠缠，脸气得铁青色。我
调侃他：“你这脾气，别叫陆顺，叫路
怒吧！”

他勉强笑了笑：“这新交通法把
行人惯的，都成爷爷了……”

到车站后，我给他车费，他还是
没要。我懂得他的心结，便约他等我
回来一起吃个饭，他爽快地答应了。

那日，我们去饭店时没开车，过
一个路口时，他和一个轿车相相了，
司机一按喇叭，他慌的不知咋走了，
车往左他往左，车往右他往右，好像
专门截这车似的。那司机一脚刹车
停住，探出头大喊：“你们家的大道
呀？”

他也站住了，脸一下子红到脖
子，又一子变黄。我一看大事大好，
这八成是要打架！赶紧往前凑，没想
到陆顺对那司机没发火，而是弯下腰
笑了：“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不是故
意的。”

陆顺这行为，让我有些懵圈……

闪小说二题
■杜华


